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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耀裾

南方的冬天，没有北国
冰天雪地的寒意，只是深冬
的寒气依旧凌厉，像是一把
藏于袖中的短剑，随时准备
刺入人的肌骨。然而，只要
有阳光，哪怕是冬日里的一
缕暖阳，也能将这寒气逼退
三舍。

今天是周末，早晨的第
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透
进屋内，照在我脸上，暖暖
的。我推开窗户，看到阳光
透过云层洒向大地，把原本
寒冷的冬日染得如春日般
温暖。这样的冬日，是温馨
的，是宁静的，是美好的。

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的景色。阳光照在地面上，
将昨晚的露珠蒸腾，形成了
一层氤氲的雾气，如梦如
幻。远处的山峦，被阳光照
得金光闪闪，宛如一幅金色
的画卷。满山的竹林在阳光
下泛着绿意，满地的落叶被
阳光照得金黄。

我漫步在阳光照耀的山边小径。阳光穿过密密
的树叶，跳跃着扑向地面，一圈圈金色的光环就在
我眼前闪亮起来。周围散发着独特的幽香，那是一
种混合了青草、泥土、花香的气息。我不禁停下来，
感受着这份宁静和美好。这一刻，我觉得内心的烦
忧被这暖阳所驱散，我感到轻松而愉悦。

我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忘却了冬天的寒冷。路上
的行人也都带着笑容，似乎被阳光的温暖所感染。在
阳光的照耀下，我的步伐也变得轻盈起来。我走进东
山公园，在公园的广场上，有几个小孩子正在玩耍。他
们大声笑着，追逐着阳光下的影子。阳光照在他们的
脸上，透出红润的光泽，仿佛是在诉说着他们的快乐。

我找了一把长椅坐下，闭上眼睛，享受着阳光的
温暖。听那远处传来的鸟鸣声，仿佛是在诉说着什么；
听那脚下落叶发出的沙沙声，仿佛是在歌唱着什么；
听那小溪流水潺潺的声音，仿佛是在低吟着什么。我
的思绪飘到了很远的地方，回忆起那个冬日的早晨。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总是喜欢在阳光下奔跑、玩耍。
那时的阳光总是那么明亮，温暖得让我感到安心和幸
福。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
挑战时，阳光的温暖总在鼓舞着我，踏实前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阳光的位置也渐渐移动。我
站起身，继续我的步伐。来到七百多级台阶前，往上
看着又高又陡的台阶，心中有点发怵，迟迟不敢迈
出脚步，踏上第一级台阶。这时，阳光从树梢上穿
过，洒落到我的身上。一股暖流如电流般透遍全身，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抚摸着我，给我无穷的力
量。我终于迈出第一步，踏上征服长台阶的征程。阳
光的温暖就是如此简单而又有力量。

一只小鸟停在山边的木棉树上，它的身体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我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也感
受到了阳光给予生命的力量。阳光不仅让植物生长，
也让动物充满活力。走在一级一级台阶上，我不断向
上，心中的力量愈加强大，没有疲累的感觉。我终于第
一次走完了这七百多级台阶，站在最高的位置，俯瞰
整个公园，心境瞬间开阔了很多。我深信，心中有阳
光，纵使外界寒冷和困难重重扑来，只要你不害怕，不
停留，成功总会萦绕在你身旁。

我回到家里时，阳光刚好透过客厅的窗户，在地
板上映出一道金色的光影，那么眩目，那么光彩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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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每天下班后我都要去市场买菜，
每次去市场都会见到一个熟悉的陌
生人。她，就是市场入口处一位卖菜
的阿婆。

阿婆很瘦小，如同她那瘦小的
摊位。

一张尼龙口袋铺在地上，口袋上
摆有空心菜、红薯叶、葱蒜、南瓜等菜
品。由于种类少，很少有顾客问津。
阿婆嗓子有些沙哑，依然反复吆喝着
菜名，不停地招呼路过的人们。

尽管很少有人停下来询问，可阿
婆热情的吆喝声给冷清的摊位注入
了不少活力，四周的空气也显得温暖
许多。

个头单薄的阿婆，花甲之年的体
型近似半大孩子。冷峻的风一阵紧
一阵吹来，扯起她的衣角、她的发梢，
阿婆显得更加单薄。由于这附近是

外来工的聚居地，来这市场买菜的多
数是外来工。阿婆的普通话不标准，
与他们沟通不那么顺畅，但都能从阿
婆慈祥的笑容里读懂一切。

这次，我没有进到市场里面，而
是站在不远处望着阿婆。

她那花白的头发被风揪得有些
凌乱了，额头上深浅不一的沟壑爬满
了晶莹的汗珠，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仿
佛冬日里的枯树枝，经络凸显，还被
岁月雕刻着数不清的褶子。

只见她一次次弓身站起，一声声
招手叫卖，日子就这样从摊位上缓缓
流过，在讨价还价声中吆喝着生活的
艰辛。阿婆在我视线里，捡菜、捆菜、
称秤、收钱、招呼客人下次再来……

摊位上的蔬菜慢慢减少，而阿婆
脸上隐藏不住的疲惫却有增无减。
只见她一只手敲打着膝盖，另一只手
缓慢地伸向腰间，轻轻地揉捏着。摆
在摊位上的蔬菜所剩不多，阿婆依旧

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行人。
看着看着，我的脑海慢慢浮现出

母亲的身影。我那远在乡下的母亲
是否如阿婆那样还在为生活而忙碌，
为生活所苦累？

由不得我多想，三步并作两步走
过去，掏钱买下她摊位上剩余的全部
蔬菜。阿婆说：“你买这么多吃得完
吗？”我笑了笑，执意买下。此刻，感
觉到手中的蔬菜与我思亲的心一样
沉重。

第二天下班，我又来到市场，看
到了市场门口那个瘦小而熟悉的身
影，走过去买下几样蔬菜。

转身离去时，身后阿婆那沙哑的
吆喝声不时在耳畔回荡，如同我曾在
劳务市场吆喝着寻觅一份工作般，以
饱满的激情兜售自己干瘪的理想。
阿婆的吆喝，在车水马龙的空气中，
显得很尖锐，一声声扎进我的心，很
平淡很干脆，但有点痛！

卖菜的阿婆

刘佳琳

含苞的腊梅，蛰伏
等待，零度以下的绽放
温柔的手臂将风揽入怀里
让我相信，雪也是一种恩赐

关于白的光芒
腊梅最懂
这馨香，正在渡一场相思
雪花陨落

并非是一首绝唱

冬至，在这场盛大的清幽里
用腊梅和雪的相遇
冲破所有的藩篱

冰挂，闪亮冬天的眼睛

水雾凝聚，温度调低
向自身的冰山游移
复制，倒立的险峰

一座挨着一座
这浓缩的闪亮
打开含笑的童话
像是冬天的眼睛

这冷暖交织的幸福
在祖母的炉火旁
一次次融化
这坚硬的质地
仿佛在行走，在闪耀
在奉献中缓缓降落

冬至，腊梅和雪的相遇（外一首）

冬日风车 朱巨滨 摄


